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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侠义小说简论

袁 良 骏

�中国社会科学院
，

北京 ������

摘 要
�

对唐代侠义小说进行了全面的综合论述
，

分析了唐代侠义小说兴盛的原因及其发展变化
、

论证了侠客

派
、

剑仙派的不同特征以及对后世的影响
，

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上
，

具有明显的开拓意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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滥脑于魏晋的侠义小说
，

开始如涓涓细流
，

淹

没在大量的神怪小说中
。

到了唐代
，

得到 了大发

展
，

成了整个唐传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
，

给后世

以重大影响
。

一
、

唐代侠义小说扫描

唐代侠义小说到底有多少篇� 人们的看法并

不完全一致
。

宋初李时主持编成的《太平广记》 ，

收

入
“

豪侠
”

四卷 ����
一

��
，

共收
“

豪侠
”

小说 �� 篇
。

但

其中的《李亭》
、

《彭阔高攒》等
，

只能说是世俗的
“

豪

侠儿
”

速写
，

谈不上是什么
“

侠义小说
” 。

而 《太平广

记》未收人的《无双传》 �薛调�、 《柳毅传》 �李朝威�
、

《柳 氏传 》 �许尧佐�
、

《韦 自东》 �裴铡�等
，

却都是相

当典型的侠义小说
。

再则
，

�� 篇中
，

有些出自宋初

吴淑的《江淮异人录》等书
，

更不能算是唐人作 品

了
。

唐代小说研究专家程毅中先生在他的专著《唐

代小说史话》 �文化艺术出版社
， 】��� 年初版�中论

及的唐代侠义小说约近 �� 篇
，

而 《太平广记》豪侠

卷中收入的那些不涉侠义的篇章他则不逞论及
。

如此说来
，

唐传奇中的侠义小说大约有 �� 篇左右
。

如果稍加透视
，

这 �� 多篇小说似乎经历了这样一

个发展过程
�

唐代中期以前
，

即在唐代传奇的全盛

时期
，

有影响的优秀传奇大多为爱情题材或社会现

实题 材的作品
，

诸如 《离魂记》
、

《枕 中记》
、

《任 氏

传》 、 《柳毅传》
、

《柳氏传》
、

《李娃传》
、

《莺莺传》
、

《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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恨歌传 》
、

《南柯太守传》
、

《霍小玉传》
、

《秦梦记》等
，

专门以侠义为题材的小说几乎没有
。

《柳毅传》虽

然可算一篇
，

但小说的主干仍是洞庭龙女的爱情
、

婚姻
，

柳毅的见义勇为只是陪衬
。

同样
， 《柳氏传 》

中虞侯许俊仗义从沙叱利手 中夺 回柳 氏
，

归还韩

诩 �《霍小玉传》中黄衫客的怒斥负心郎李益
，

也都

不足以使这两篇小说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侠义小说
。

沈亚之的 《冯燕传脚
，

作为侠义小说
，

则又 比较复

杂
。

根据历史记载
，

冯燕实有其人
，

他有浓重的市

井无赖气
， “

专为跳毯斗鸡戏
” ，

而且是一名杀人逃

逸犯
。

被镇滑相国贾耽收容后
，

又勾引上了滑将张

婴之妻
。

这时的冯燕
，

与侠义相去可谓十万八千

里
。

但是
，

他的人生在关键时刻发生了质变
�

当张

婴之妻
“
以刀授燕

” ，

并示意他杀死
“

醉且螟
”

的丈夫

张婴时
，

冯燕 良心发现了
，

他一刀杀死了 自己的这

位心狠手辣的情妇
。

这一刀
，

就使他远离了市井无

赖而迈向了侠义
。

更加出人意料的是
，

当张婴被误

当成杀妻犯即将正法时
，

冯燕又挺身而出了
，

他高

呼
“

且无令不辜者死
，

吾窃妻而杀之
，

当系我�
”

这样

一来
，

冯燕的形象顿时高大
，

真成 了过而能改的侠

义英雄了
。

尽管如此
，

他的
“

侠义
”

总是带有严重的
“

自然灾害
” ，

作为侠义小说
， 《冯燕传》也就别具一

格了
。

唐代中期以后
，

爱情题材
、

社会题材的传奇小

说进人 了一个新阶段
，

即由基本写实进人基本浪

漫
、

由生活化向神怪化发展的阶段
，

也就是说
，

唐传

奇从题材上说向六朝志怪有较大程度的复归
。 《博

异志》
、

《集异记》 、

《纂异记》 《东 阳夜怪录》
、

《灵应

传》 、 《异闻集》
、 《独异志》

、

《传奇》 · · · · ·

一看这些小
说的名字

，

人们立刻就会感到它的
“

志怪
”

色彩的浓

郁
。

小说创作的这样一个大背景
，

极大地促进了侠

义小说的创作
。

在六朝志怪小说中萌芽的侠义小

说
，

在中晚唐志怪小说的新潮中获得了飞速发展
，

这倒也不愧为一个合乎逻辑的文学现象
。

至于中晚唐小说为何向六朝志怪复归
，

自然有

十分复杂的原因
。

这里
，

不妨举出显而易见的几

点
。

第一
，

中晚唐社会比较混乱
，

政变迭起
，

皇帝换

来换去
，

藩镇打来打去
，

不复再有
“

盛唐气象
” 。

社

会的动乱对世道人心造成极大影响
。

人们必然寻

求
“

世外桃源
” ，

志怪小说不可能不大行其道
。

第

二
，

中晚唐道教 比较盛行
，

与佛教的竞争也 比较激

烈
，

炼丹
、

服药
、

辟谷
、

成仙
、

长生不老
、

白 日飞升之

类广为流行
，

许多传奇小说正是这种道家思想的文

学化
。

第三
，

社会越动乱
，

人们 �主要是弱者�越期

盼明君
、

贤相
、

清官
、

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以及行

侠仗义的侠客
，

以便解 民于倒悬
。

其中
，

有正义的

呼唤
，

也充满了幻想
，

甚至充满了
“

阿 �主义
” 。

对

武艺高强的甚至神通广大的侠客的呼唤
，

最容易满

足 人们这种阿 �主义的需要
。

这也就成了侠义小

说大量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
。

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人手
，

唐代侠义小说大致

可以分成如下 �种类型
�

�
�

侠义气质型
。

如 《韦 自东》
、

《虫�髯客传》等 �

�
�

侠客型
。

作品较多
，

最著名的如 《昆仑奴 》
、

《柳毅传》
、

《柳氏传》
、

《霍小玉传》 、

《谢小娥传》
、

《荆

十三娘》 、 《宣慈寺门子》 、

《李龟寿》
、

《秀州刺客》
、

《义侠》等�

�
�

剑仙型
。

作品亦较多
，

如 《无双传》
、

《红线

传》
、

《聂隐娘 》
、

《车中女子》
、

《崔慎思》 、

《贾人妻》
、

《京西店老人》
、

《兰陵老人》
、 《卢生》

、 《许寂》
、

《丁秀

才》
、

《潘将军》
、

《虫�须雯》 、

《韦询美》等�

�
�

神技型
。

如《懒残》
、 《嘉兴绳技》等 �

�
�

侠盗型
。

如《田膨郎》
、

《僧侠》等
。

二
、

侠客型侠义小说

侠义气质型小说为数不多
，

且其与一般侠客型

小说的区别仅在于行侠手段的不同
，

故仍可统称为

侠客型侠义小说
。

收人裴铡 《传奇》的《韦 自东》 ，

类似于《搜神记》

中的《李寄》 ，

不过韦 自东比李寄更神勇
，

杀二夜叉
，

沫巨迪
，

护道士的炼丹炉
，

皆非常人可及
。

他的侠

义与李寄一样
，

表现为与 自然界中
“

恶势力
”

的斗争
。

相传为唐末道士杜光庭所作的《虫�髯客传》 ，

情

况则远为复杂
，

也有较高的艺术成就
。

虫�髯客者
，

乱世英雄也
。

隋末群雄混战中
，

他本想夺取天下
。

但当他见到李世民之后
，

感到他
“

真天子也
” 。

便主

动让贤
，

退出竞争
，

自己到海上扶余国另谋发展去

了
。

他的退让
，

表现了不愿中原生灵涂炭的英雄本

色
，

值得充分肯定
。

《虫�髯客传》元代以后被改编成

多种戏曲
，

有一种即《风尘三侠》
。

所谓
“

三侠
” ，

指

的就是虫�髯客和篇中另外两个人物 �红拂和李靖
。

这 �个人物的交往
、

友情和事业
，

构成了这篇小说

的基本内容
。

从人物形象上说
，

红拂的成功不亚于

虫�髯客
，

李靖则稍次之
。

红拂本是隋朝权臣司空杨

素的
“

执拂妓
” ，

乃
“

十八九丽人也
。 ”

但她见多识广
，

看清了隋朝必灭的天下大势
。

见到李靖时
，

她更感

到是一位英雄
，

因为李靖当面批评了素拥姬妾
“

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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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大臣
”

的错误态度
�

当李靖与杨素对话时
，

他便
“

独 目靖
” ，

对靖情有独衷
。

靖离去时
，

她又向官吏

问清了李靖的住处
。

当夜
“

五更初
” ，

她便乔装打扮

成
“

杖揭一囊
”

的
“

紫衣带帽人
” ，

扣开了李靖的房

门
。

正当李靖
“

惊拜
”

不已时
，

她说出了 自己深夜投

奔而来的原因
�

妾侍杨司空
，

久阅天下之人多矣
，

无如公

者
。

丝罗非独生
，

原托乔木
。

故来奔耳
。

真是铿锵和鸣
，

掷地作金石声
�

一位十八九岁

的侍妾
，

竟有这样的清醒头脑和远见卓识
，

又有这

样的知人之明
，

红拂的侠女形象一下子便高大起来

了
。

红拂和虫�髯客
、

李靖一样
，

同样是胸怀苍生
、

以

天下为己任的人物
。

红拂和李靖
“

夜奔
”

后
，

在赴太原途中少灵右旅

邸
” ，

红拂晨起梳头而李靖在院中刷马
， “

忽有一人
，

中形
，

赤髯而虫�
，

乘赛驴而来
。

投革囊于炉前
，

取枕

敬卧
，

看张梳头
” 。

这样一位来路不明
、

流里流气的

不速之客
，

自然引起了李靖的警觉和愤怒
。

然而
，

红拂则行若无事
，

与不速客对答如流
，

而且还认了

同姓兄妹
，

一场几乎爆发的恶斗变成了友谊
。

这样

一个细节
，

进一步表现了红拂的胆识和机敏
，

进一

步给人以巾帼英雄之感
。

而她所周旋的这位不速

之客
，

不是别人
，

正是虫�髯客也
。

在纯粹侠客型的侠义小说中
，

最有名的一篇是

《昆仑奴》
。

这是裴铡《传奇》中的又一篇优秀作品
。

它和盛唐那些爱情小说不同的是
，

主人公不再是那

些佳人才子
，

而变成了舍己为人
、

成人之美的奴隶

昆仑奴
，

昆仑奴成了一名亘古未见的
、

具有侠肝义

胆的奴隶的典型
，

而作为爱情主角的才子佳人在小

说中倒变成了配角
。

昆仑奴名磨勒
， “

显僚
”

崔氏之

家仆
。

公子崔生爱上了
“

盖代之勋臣一品者
”

家中

之红绢妓
，

但解不开临别时红绢妓的那些
“

隐语
” ，

更无法得到她
。

正在他
“

神迷意夺
，

语减容沮
”

之

际
，

磨勒看出了他的心事
，

不仅帮他猜破了隐语
，

而

且为他设计了周密的
“

盗妓方案
”

并成功实施
，

使红

绢妓与崔生得遂心愿
，

幽居二载
。 “

盗妓
”

过程中
，

充分表现了磨勒的
“

智
”

与
“

忠
” 。

而在事情败露
、

突

围逃走时
，

则充分表现了磨勒的
“

勇
” �

�一品者�遂命甲士五十人
，

严持兵杖
，

围崔

生院
，

使擒磨勒
。

磨勒遂持 匕首
，

飞出高垣
，

瞥若

翅翎
，

疾同鹰华
，

攒矢如雨
，

莫能中之 �顷刻之

间
，

不知所向
。

象飞鸟一般飞出高垣 � “

攒矢如鱼
”

而
“

莫能中

之
” � “

顷刻之间
，

不知所向
” 。

三者居一
，

即可谓
“

神

勇
” ，

而磨勒三者具备
，

更令人叹为观止
。

磨勒的

智
、

忠
、

勇构成了一个光辉的侠士形象
，

垂范千古
。

李公佐的《谢小娥传》与孙光宪的《荆十三娘》

大概是较早出现的刻划
“

女侠
”

形象的作品
，

篇中的

谢小娥与十三娘
，

既不同于 《虫�髯客传》中的红拂
，

也不同于即将论及的
“

女剑仙
”

红线和聂隐娘
，

她们

是 比较生活化的侠女
，

值得重视
。

谢小娥与荆十三

娘又各有不同
，

谢小娥是为 自己被害的丈夫
、

父亲

报仇
，

类似于 《干将莫邪》中的赤儿
，

篇中洋溢着浓

烈的复仇主义精神
。

荆十三娘则纯粹是解人急难
，

行侠仗义
。

李三十九有爱妓
，

被
“

妓之父母夺以与

诸葛殷
，

李怅恨不已
” 。

而诸葛殷是 当时一名声势

煊赫的贪官污吏
，

他
“

与吕用之幻惑太尉高骄
，

悠行

威福
” 。

荆十三娘出于义愤
，

将李三十九之爱妓由

诸葛殷手中夺回
，

交给李后即
“

不知所终
”

了
。

《谢

小娥传》中
，

首次出现了
“

猜谜破案
”

和女扮男装
“

卧

底
”

仇家等内容
，

对后世的武侠小说与公案小说都

有一定的影响
。

较之 《谢小娥传》
、

《荆十三娘》更生活化的侠义

小说
，

当推 王 定保 的 《宣 慈寺 门子》 �收人 《唐披

言���
。 “

宣慈寺门子
” ，

即宣慈寺的看门人
，

属于奴

仆之类
，

社会地位十分低下
。

这位
“

门子
”

甚至连姓

名都没 留下来
。

然而
，

正是这位
“

门子
” ，

在大庭广

众之中做出惊人之举
。

在一次宴会上
，

大家正
“

饮

兴方酣
” ，

忽然来了一位骑驴
“

少年
” ， “

骄悖之状
，

旁

若无人
。

于是俯逼筵席
，

张 目引颈
，

复以巨墓振桌

佐酒
，

谑浪之词
，

所不能听
” 。

显然
，

这是一位依势

欺人的流氓恶少
。

在他的威势面前
， “

诸子骇愕
”

而

无敢以制止或申斥者
。

这时
， “

忽有于众中批其颊

者
，

随身而堕
。

于是连加殴击
，

又夺所执墓
，

墓之百

余
” 。

这位敢于批恶少之颊者
，

不是别人
，

正是宣慈

寺门子
。

虽然恶少不过是搅人酒席
，

并无太大罪

恶
，

但他的蛮横和嚣张理当加以惩罚
。

宣慈寺门子

毫不害怕恶少的嚣张气焰
，

挺身而出
，

给以教训
，

表

现了大无畏的侠义精神
。

尤为可贵的是
，

当宫中太

监们
“

弛马求救
”

这一恶少时
，

门子并未退缩
，

而是

照样
“

操墓迎击
” ，

太监们也只好知难而退了
。

这样

一来
， “

门子
”

的侠义行为又有了一层新的意义
，

多

少涂上了反
“

权贵
”

色彩
。

在封建社会的皇城禁院
，

“

门子
”

这样的人物是十分难得的
。 “

门子
”

的形象

和气质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侠义小说和武侠小

说
，

至少
，

在《水浒》英雄鲁智深身上
，

不难看到这位
“

门子
”

的影子
。

《李龟寿》 �皇甫枚 《三水小犊》�中的李龟寿
，



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�社会科学版� ����年

《秀州刺客》 �《剑侠传》�中的刺客
， 《义侠》 �皇甫氏

《原化记��� 中的侠士都是被坏人利用的刺客
，

但他

们明了真相后皆能蟠然悔悟
，

戴罪立功
，

仍不失其

侠客本色
。

《李龟寿》中的唐晋公王铎为官清正廉明
， “

不

协于权道
，

唯公心 以宰天下
” 。

公余则退人书斋
，

“

志尚坟典
”

而
“

忻忻如也
” 。

不曾想有人买通了刺

客
，

预谋行刺之
。

幸亏他的爱犬花鹊及时示警
，

刺

客亦为之感动
，

乃从房梁堕下
。

叩首谢罪
。

此人即

李龟寿也
。

他 自认
�

李龟寿
，

虔龙塞人也
。

有人赂某
，

令不利于

公
。

某感公之德
，

复为花鹊所警
，

形不能匿
。

公

能赦某罪
，

愿以余生事公
。

王铎宽大为怀
，

允其所请
。

直至铎死
，

龟寿才
“

尽室亡去
” 。

《秀州刺客》与《李龟寿》大同小异
。

刺杀对象

为张魏公
，

刺客乃叛乱份子苗傅
、

刘正彦所收买及

派遣
。

然而
，

他一开始便对苗
、

刘阳奉阴违了
�

�张�一夕独坐
，

从者皆寝
。

忽一人持刀立烛

后
。

公知为刺客
，

徐问日
� “

岂非苗傅
、

刘正彦遣汝

来杀我乎�
”
日

� “

然
。 ”

公日
� “

若是
，

则取吾首以去

可也
。 ”
日

� “

我亦知书
，

岂肯为贼用� 况公忠义如

此
，

何忍害公
，

恐防闲不严
，

有继至者
，

故来相告

耳
。 ”

公问
� “

欲金帛乎�
”
日

� “

杀公何患无财�
” “

然

则留事我乎�
”
日

� “

有老母在河北
，

未可留也
。 ”

问

其姓名
，

俯而不答
，

摄衣跃而登屋
，

屋瓦无声
，

时

方月明
，

去如飞
。

刺客变成了谍报员
、

卫士
。

《义侠》 �皇甫氏《原化记》�与上 �篇皆不同
，

行

刺中又夹人了一个忘恩负义的故事
。

某瓷尉曾释

放过一名盗贼
，

贼表示 当
“

奉报有 日
” 。

几年后
，

此
“

放囚
”

当了某县公宰
，

尉
“

往渴之
” ，

宰甚礼遇
， “

因

留中厅
，

对榻而寝
，

欢洽
，

旬 日不人宅
” 。

但后来其

妻怂恿他
“

大恩不报
” ，

意即害尉
。

此话恰被尉如厕

时听到
，

乃仓皇逃走五六十里
，

出了该县分界
，

才
“

止宿村居
” 。

仆人怪其奔走
，

乃问其故
。

尉歇定
，

乃言此宰负恩之状
，

言谈吁磋
，

仆人亦泣下
。

忽见

一人从床下持 匕首出立
，

尉众悉惊倒
。

其人 日
� ‘

我

义士也
。

宰使我来取君首
，

适闻说
，

方知此宰负恩
，

不然
，

枉杀义士也�不舍此人矣�公且勿睡
，

当取

宰头
，

以雪其冤
’ 。

尉心惧
，

愧谢而 已
。

其人捧剑
，

出门如飞
。

二更 已返
，

呼 日
� ‘

贼首至矣�
’

命火观

之
，

乃宰头也
。

揖别
，

不知所之
。 ”

�篇小说塑造了 �个良心未泯而性格各异的刺

客
，

他们的行刺与义举
，

生动反映了晚唐政治斗争

的残酷以及世道人心的复杂
。

这种
“

刺客型
”

的侠

义之士
，

几乎也成了一种范式
。

比较复杂的是
“

侠盗型
”

侠客
。

既日
“

盗
” ，

能
“

侠
”

乎� 不妨看看《田膨郎》 �康骄《剧谈录���的解释
。

唐文宗皇帝忽失国宝白玉枕
， “

下诏于都城索

贼
” 。

但高额悬赏
，

毫无线索
。

抓人不少
，

皆无证

据
。

后幸有
“

龙武二蕃将王敬弘之小仆提供线索
，

日
� “

偷枕者
，

田膨郎也
。

市窿军伍
，

行止不恒
，

勇力

过人
，

且善超越
。

苟非便折其足
，

虽千兵万骑亦将

奔走
。 ”

于是设计趁 田膨郎不备时
，

打折了他的左

足
，

才将他抓获
。

妙在
“

上喜得贼
” ，

亲 自
“

临轩洁

问
” ，

不仅不加严惩
，

反 日
� “

此乃任侠之流
，

盖非常

之盗贼
。 ”

赦免了
。

所谓
“

侠盗
”

一词
，

源即自此
。

从

此
，

侠可 以
“

盗
” ，

盗亦可
“

侠
”

矣
。

这对后世的侠义

小说影响亦极大
。

宋元话本中著名的《宋四公大闹

禁魂张》 ，

即被称为
“

侠盗
”

小说的代表作
，

更不要说

后来《三侠五义 》中的
“

五鼠闹东京
”

之类了
。

三
、

剑仙型侠义小说

剑仙型侠义小说是唐传奇中另一道绚丽的

彩虹
，

正好与侠客型小说平分秋色
。

这些剑仙小说

的代表作为《红线传》
、

《聂隐娘》
、

《无双传》
、

《车中

女子 》
、

《崔慎思 》
、

《贾人妻》
、

《京西店老人》
、

《兰陵

老人》
、

《卢生》等
。

其中
，

影响最大的是 《红线传》
、

《聂隐娘 》和《无双传���

《红线传》 �袁郊 《甘泽谣》�表现的是唐末藩镇

之间的斗争
。

潞州节度使薛篙兵力较弱
，

魏博节度

使田承嗣兵力较强
，

田对薛构成了威胁
。

田扬言
�

“

我若移镇 山东 �即薛地�
，

纳其凉冷
，

可缓数年之

命
。 ”

并
“

恤养
”

了三千名武勇精兵
，

号称
“

外宅男
” ，

积极做好了兵发潞州的准备
。 “

篙闻之
，

日夜忧闷
，

咄咄 自语
，

计无所出
。 ”

红线是薛篙的
。

时记室
， ，

为

高
“

掌笺表
” ，

又是薛的
“

青衣
” ，

其身份相 当于今天

的机要秘书兼侍妾
。

她对篙说
� “

某虽贱品
，

亦有解

主忧者
。 ”

当篙将形势的危险和 自己的忧虑告诉她

之后
，

她竟 口 出大言
，

让篙不必担忧
� “

勿尔
。

不足

劳主忧
。

乞放某一到魏郡
，

看其形势
，

规其有无
。

今一更首途
，

三更可以复命
。

请选定一走马
，

兼具

寒暄书
，

其他 即侯某却回也
。 ”

在薛篙的惊讶疑虑

中
，

红线又安慰道
� “

某之行
，

无不济者
。 ”

表示了绝

对的把握
。

于是
， “

乃人闺房
，

饰其行具
。

梳乌蛮

髻
，

攒金凤钗
，

衣紫绣短袍
，

系青丝轻绿屐
。

胸前配

龙文 匕首
，

额上书太乙神名
。

再拜而倏忽不见
。 ”

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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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灼地饮酒等待
， “

忽闻晓角吟风
，

一叶坠露
，

惊而

试问
，

即红线回矣
” 。

神不知鬼不觉中
，

她已将田承

嗣床头的金盒盗来了
。

她向篙这样描述 了 自己的
“

盗盒
”

经过
�

某子夜前三刻
，

即到魏郡
，

凡历数门
，

遂及

寝所
。

闻外宅男止于房廓
，

睡声雷动
。

见中军士

卒
，

步于庭庞
，

传呼风生
。

某发其左扉
，

抵其寝

帐
。

见田亲家翁正于帐前
，

鼓跌酣眠
，

头枕文犀
，

髻包黄毅
，

枕前露一七星剑
。

剑前仰开一金盒
，

盒内书生身甲子与北斗神名
�
复有名香美珍

，

散

覆其上
。

……某拔其替洱
，

糜其懦裳
，

如病如昏
，

皆不能痞
�
遂持金盒以归

。

……所以夜漏三时
，

往返七百里 �入危帮
，

经五六城 �
冀减主忧

，

敢言

其苦�

一句话
，

神乎其神�且不说她如人无人之境盗

来金盒
，

仅仅她
“

夜漏三时
，

往返七百里�入危帮
，

经

五六城
” ，

简直就无法想象�显然
，

红线非比常人
，

她

是一个精通飞行术的半人半神的人物
，

也就是后来

泛滥成灾的那些剑仙
、

剑侠的始祖�她的装扮和神

技
，

表现了明显的道家色彩
。

然而
，

她的思想
、

行为

又浸透了儒家的人世观念 �为主分忧
，

临危不惧�
。

她可以说是一个侠
、

道
、

儒高度结合的人物
。 “

红线

盗盒
”

的故事
，

千古流传
，

据以改编的戏剧层出不穷
，

以致一位粤剧名伶干脆以
“

红线女
”

命名了
。

神奇不亚红线
，

但文采稍差的是 《聂隐娘》
。

《聂隐娘》出于《传奇》 ，

应为裴铡之作
。

但程毅中先

生认为它风格上与《传奇》不合
，

应为袁郊作品
。

小

说的最大特色是它塑造了一个隐身人
。

聂本大将

聂锋之女
，

但十岁时被乞食老尼
“

偷
”

走
，
�年后送

归
。

这时的隐娘
“

术已成
” ， “

夜即失踪
，

及时而返
” ，

迥非常人
。

她都在干什么�小说并未正面描写
。

但

小说大段追叙了她在山中从老尼学
“

艺
”

的经过
，

构

成了小说神奇的内容
。

正因为在大段叙述中老尼成了中心人物
，

隐娘

便成了一个被动服从的角色
，

性格不象红线那样鲜

活
。

而脱离老尼独立行事后
，

小说写了她 �件事
�

���主动要求父母将其嫁于
“

磨镜少年
” ����二人骑

纸剪黑白二卫 �驴�行刺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并倒戈

保护刘
、

杀精精儿
、

智败妙手空空儿等����刘死后
，

在蜀栈道上遇刘子纵
，

并劝其回洛
，

不然则有大灾
。

纵不听
，

一年后亡故之
。

第 �件事只写了她的婚姻

自主要求
，

这在 当时当然不无积极意义
，

但作为小

说
，

这就太不够了
。

二人结合后
，

毫无作为
，

特别磨

镜少年
，

毫无性格面 目
，

形同傀儡
。

第 �件事表现

她的预知
“

攘灾
”

本领
，

与侠义无涉
，

几似蛇足
。

写

得较生动的是第 �件
。

首先
，

她的倒戈是因为受到

了刘的礼遇
，

佩服刘的
“

神明
” ， “

知魏帅之不及刘
” 。

这就有了性格
。

有了人情味
。

而杀精精儿
、

护刘帅

却空空儿的描写则是险象环生
，

不愧为小说最精彩

之处
�

是夜明烛
，

半宵之后
，

果有二蟠子
，

一红一

白
，

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�良久
，

见一人 自空

而磅
，

身首异处
。

隐娘亦出 日
� “

精精儿已毙
” 。

拽出于堂之下
，

以药化为水
，

毛发不存矣
。

隐娘

日
� “

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
。

空空儿之神术
，

人莫能窥其用
，

鬼莫能摄其踪
，

能从空 虚之人

冥
，

善无形而灭影
。

隐娘之艺
，

故不能造其境
，

此

即系仆射之福耳
。

但以于闻玉周其颈
，

拥以袅
，

隐娘当化为蛾檬
，

潜入仆射肠中听伺
，

其余无逃

避处
” 。

刘如言
。

至三更
，

螟目未熟
，

果闻项上铿

然声甚厉
。

隐娘 自刘 口 中跃出
，

贺日
� “

仆射无患

矣�此人如俊鹊
，

一搏不中
，

即翩然远逝
，

耻其不

中
，

才未逾一更
，

已千里矣
。 ”
后视其玉

，

果有 匕

首划处
，

痕逾数分
。

这段描写可谓中国侠义小说中的第一场女剑

仙之战
。

除了精精儿仅仅扮演牺牲品外
，

隐娘
、

刘

昌裔
、

空空儿皆有性格
。

隐娘的足智多谋
，

刘的镇

定 自若
、

空空儿的潇洒飘逸
，

皆跃然纸上
。

有此一

段
， 《聂隐娘》即成不朽名篇矣

。

与上 �篇大不同的是《无双传》 �薛调�
。

小说本

为一个两小无猜的爱情故事
，

但作者却巧为调度
，

将它改造
、

丰富
、

发展成了一篇侠义小说
。

象《昆仑

奴》中的才子崔生和佳人红销妓一样
，

这里的王仙

客和表妹刘无双也降为次要角色
，

而千方百计成全

他们
、

为他们不惜冒犯宫禁
、

不惜杀人灭 口
、

更不惜

自勿�而死的侠客古押衙上升成了主角
。

古押衙虽

不象红线
、

隐娘有飞行之术
，

但他可以将刘无双用

药吃死再救活转来
，

其
“

仙术
”

之高并不亚于红线
、

隐娘之辈
，

这篇小说也只能以剑仙小说目之了
。

小说前半部分主要写王仙客对无双爱情的始

终不渝
，

以及无双父刘震的嫌贫爱富
， “

而废旧约
” 。

与一般嫌贫爱富不 同的是
，

小说穿插上 了改朝换

代
，

而在改朝换代中刘震当了伪官
，

被处极刑
，

无双

也被罚人
“

掖庭
” ，

成了宫女
�

宫禁森严
，

仙客
、

无双

相见无期
，

谈何婚配� 然而小说巧妙地安排了长乐

释的相见
、

无双褥下传书以及让仙客访求
“

有心人
”

古押衙的愿望
。

至此
，

小说由爱情向侠义过渡
，

主

角由王仙客变成了古押衙
。

古押衙正是那种
“

士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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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己者死
”

的
‘ 、、
冷 ‘ 洲 仙各 幼 弓

， �
�

深恩 愿

粉身以答效
‘

移 下
·
�·

定后 半 币
。 、 一

�壳
�� 、

和衙使出浑

身解数
，

打救 气 汉 炭
、

犷的过训 三习
尹

过 押衙实践

自己上述诺 两 的过 私 六 来
片

，

�

经 犯 而复生泛

药
，

将无双灌卿
�

�

亏救
、 一

亏之 此 、 母死 无双救

活后
，

古押衙杀扣 队有知枯
、 ‘

岁 朴佘人
”

他 自己也 自����而 北
。

他用这林 亚团 川介报答 了灿

客的知遇之恩
，

成 全 仙客 认包 ‘ ·

研 健福
�

另外的那些剑仙小说 熟 一 次 片 佼简羊
，

人

物也 比较平面化
，

稍为复杂
、

鱿 定
、 、 、

车 中女 子 刃

�皇莆氏《原化记》�
。 “

车中乡
一 ‘

乃 ‘ �

叮 不知其何

如人也
�

但她能从七八丈高尔该顶上
“

如鸟飞下
” ，

又能以绢系上士人及 自己
，

然
� “

纵身腾 仁
， 一

忆出宫

城
，

去门数十里乃下
” ，

足见其
，，
日术

’

之高 遗憾的

是
，

她先连累士人人了狱
，

然几 再施救
，

这就不是行

侠仗义而是恶作剧了
。

结果 大褂这泣
一

�
一

人
“

乞食而

归
” ，

而且再也
“

不敢求名西生 关
” �

咚
中女子实罪

莫大焉
�

收入段成式《酉阳杂姐》 ‘�‘的 《僧侠》
、

《京 西店

老人》
、

《兰陵老人》
、

《卢生》等 皆谈不上是严格意

义上的侠义小说
，

充其量只是剑仙显能而 已
，

州曾

侠》中的僧
，

确有绝技
，

韦氏之弹子中其后脑而不造

成伤害
，

且又能用手一次
“

塌
”

出奉还之
。

这样的后

脑和手术恐天下少有
。 “

京西店老人
”

可以驾风御

电
，

兰陵老人舞剑将人胡须
“

剃落寸余
” ，

但却不伤

人性命
，

卢生则可以
“

忽失所在
” ，

显然这都是有奇

能异术的剑仙之辈
，

这些小说尚未充分展开
，

可视

之为
“

剑仙小札
” 。

较之它们
， 《虫�须雯 》

、

《韦询美 》

等就具有了较完备的侠义小说特征
口

韦询美之妻

崔素蛾美
，

被恶霸罗绍威强行买去
。

韦哀叹中
，

被

寺内行者闻知
，

乃抱打不平
， “

至三更
，

忽掷一皮囊

人门
，

乃贮素蛾而至
。 ”
以这样快的速度和手法救

人
，

非剑仙而何� 《虫�须史》亦然
。

权奸吕用之捏造

商人刘损罪名
，

将其下狱
，

然后夺其美妻
。

刘献金

百两才免于一死
。

虫�须史知情后
， “

乃人吕用之家
，

痛斥吕之胡作非为
，

将刘妻及百金讨回
。

他不仅能
“

言讫
，

铿然不见所适
” ，

而且能预知吕大限不远
，

亦

剑仙无疑
。

这里的行者和虫�须岁
，

虽为剑仙
，

但并

不卖弄剑术
，

而是惩恶扬善
，

保护弱者
，

应视为剑仙
“

正途
” 。

较之他们
， 《崔慎思 》和《贾人妻》二篇就 比

较复杂了
。

《崔慎思》 �出《原化记》�写 �一个剑仙报仇的故

事
�

剑仙者
，

即举子崔慎思在京中之女房东也
。

此

少妇
“

有容色
” ，

崔
“

求纳为妻
’

少妇仅允
“

为妾
” 。

呀内之
‘ ’

二年余
，

生
一

子
。

数月后
，

夜半
， “

忽失其妇
，

崔惊之
。 ”

正忿怒间
， “

忽见其女�自屋而下
。

以白练缠

身
〔、

其右手持 匕首
。

左手携 一人头
。

言其父昔枉为

郡守所杀
，

人城求报
，

已数年矣
，

未得 今既克矣
，

不
�
�久留

，

清从此辞
’ ‘

去而复返
，

将儿子也杀死 了
〕

刀
贾人妻 》 �出《集异记》�故事与《崔》大同小异

，

盯过 妾
’，

换成 了
“

妻
‘ ’ ，

崔慎思换成 了县尉王 立
，

父

仇换成 犷
“

妾
”

仇
。

报仇方式及杀儿离去几无二致

按照成书顺序
， 《集异记》在前

， 《原化记》在后
，

应是

产崔》模仿 《贾》
。

然而
，

在 《太平广记》 中
，

却将 《崔》

置 于 ���卷
，

将 《贾 》置于 ��� 卷
，

似乎又是 《崔》先
打贾、 后了

。

两篇小说的报仇主题无 可非议
，

然而杀

多离去的结尾却历来为人垢病
。

一些神技型作品
，

如《懒残》 �收《 �士泽谣对
、

《嘉

兴绳技》 �收 《原化记》�等
，

现在看来
，

多为杂技绝

活 爪 与侠义无涉 但从 《太平广
一

记》开始
，

人们便

把其纳人 了
“

豪侠
” 、 “

侠义
” 、 “

剑侠
‘ ’

之中
，

似乎也就

成 �侠义小说的 一 个组成部分
。

其中
，

写得最好的

是 《嘉兴绳技》
。

小说一开篇便点明
，

唐开元中
‘

嘉兴县以 百戏

与 司监竞胜精技
” ，

为 了
“

竞胜
” ，

狱吏甚至 向囚犯
“

推求招引
” 。

于是
，

一名囚犯便 自报奋勇
� “

吾解绳

技
’

次 日表演
，

此囚
“

遂捧一团绳
，

计百余尺
，

置于

诸地 将一头手掷于空中
，

劲于笑
，

初抛二三丈
，

次

四 五 丈
，

仰直如人牵之 众大惊异
。

后乃抛绳虚

空
，

高二十余丈
，

仰空不见端绪
。

此人随绳手寻
，

身

足离地
，

其势如鸟
，

旁飞远扬
，

望空而失
，

脱身陛秆
，

在此 日焉
。 ”

从力学上说
，

这里描写的绳技几乎是不

可能的
。

然而
，

力学上办不到的事
，

文学可以办到
，

这就是艺术夸张
。

这段
“

绳技
”

所以精彩
，

就在于它

充分发挥了文字的表现力
，

充分展示了文学的夸张

本领
，

让读者透过描写如亲历了一场难得一遇的精

彩表演
，

得到 了极大的美感愉悦
。

套用一句唐诗
�

“

此技只应天上有
，

人间能有 几度闻
” 。

难怪 《太平

广记》要将其收人
“

豪侠卷
” 一

了
。

四
、

唐代侠义小说的成就与局限

如前所说
，

侠义小说是唐传奇的一个重要组成

部分
。

重要到什么程度� 一句话
�

不可或缺
。

其重

要性可以从以下 �个方面加以申说
�

�
�

它将魏晋侠义小说的萌芽发展成了青枝绿

叶的花树
，

使侠义小说在中国的小说家族中立于不

败之地
，

成了一个重要方面军
。

正象没有了《任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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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》
、

《枕中记》
、

《莺莺传》
、

《长恨歌传》 ，

人们会感到

遗憾一样
，

没有 《红线传》
、

《聂隐娘》
、

《虫�髯客传》 、

《无双传》人们同样会感到遗憾
。

也正象那些社会

小说
、

爱情小说
、

寓言小说
、

神魔小说……都得到了

长足发展
，

都长成了参天大树一样
，

唐代蔚为大观

的侠义小说后来也得到了长足发展
，

也长成了参天

大树
。

尽管有些侠义小说�特别是剑仙小说�后来

的发展并非尽如人意
，

然而
，

那有多方面的原因
。

作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
，

唐代侠义小说

实在有重要的开辟之功
。

�
�

唐代侠义小说展现了多样的艺术手法和风

格特色
，

特别其浪漫主义特征十分突出
，

有卓越成

就
，

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 �特别小说�的表现力
，

功

不可没
。

�
�

唐代侠义小说塑造了数十个性格不同
、

面貌

各异的人物形象
，

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
。

�
�

唐代侠义小说象整个唐传奇一样
，

表现 了

较强的语言功力
，

对中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具有卓

越贡献
。

�
� ，

唐代的侠义小说对后世小说
、

戏曲
、

讲唱文

学皆有极大影响
，

几乎任何一篇有影响的唐代侠义

小说都有不止一个的改编本
，

侠义小说中的那些人

物形象
，

有的至今仍活跃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
，

展

现了永恒的艺术魅力
。

唐代侠义小说的不足与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
，

主要表现在以下 �个方面 �

�
�

受到道家炼丹飞升
、

长生不老等消极思想的

较大影响
，

不少作品有这样那样的消极因素
。

特别

是飞行无踪
、

化尸无痕
、

不食人间烟火等描写
，

大大

逸出了积极浪漫主义的范畴
，

而坠人了消极浪漫主

义的泥淖
。

比如
， 《红线》为了扶危济困

，

设计了红

线两个更次往返七百里
、

飞跃五六城的飞行记录
，

这是积极浪漫主义的理想化描写和极度夸张
，

是符

合人们的美丽愿望的
，

也是可以给读者以美感愉悦

的
。

同样
，

虫�髯客和红拂女的闪射着夺 目光辉的英

雄主义形象
，

也都是积极浪漫主义的可贵成果
。

《聂隐娘》的隐身术以及化为峡蝶
、

钻人刘昌裔腹中

的描写也同样不失为美好想象
。

然而
，

有些篇中的

巫术邪祟描写则就是消极浪漫主义 �或 日伪浪漫主

义�的劣质鹰品了
。

比如《聂隐娘》篇中的药水化尸

无痕术
、

《无双传》中的吃药假死术
、

《虫�髯客传》中

的
“

望气术
”

等
，

皆属此类
。

这些巫术邪祟描写既不

附丽于正义事业
，

也无法给人以美感愉悦
，

它们给

人的印象是可怕的
、

丑恶的
、

残忍的
。

必须指出
，

真

浪漫主义�即理想主义�和伪浪漫主义
，

即积极浪漫

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在唐代侠义小说中往往是纠

结到一起的
。

�
�

程度不等地表现了封建主义的思想糟粕
。

比如
， 《红线》即表现了强烈的门第观念

。

红线对薛

篙说
� “

某虽贱品
，

亦能解主忧
” 。

自称
“

贱品
” ，

自惭

形秽
，

这正是唐代极重 门第的反映
。

《虫�髯客传》

中
，

虫�髯客认为李世民
“

真天子也
”

而 自愧弗如
，

主

动让贤
，

诚然有豪侠的一面
，

然而
，

保定
“

真龙天子
”

的观念
，

却是最大最愚昧的封建观念
。

另外
，

他认

为李靖
“

以英特之材
” ， “

必极人臣
” ，

而红拂
“

以天人

之姿
，

蕴不世之艺
，

从夫之贵
，

荣及轩裳
” 。

这也是

明显的封建主义的夫荣妻贵思想
。

《无双传》中
，

古

押衙为了救出无双
，

上下打点
，

多行贿赂
，

虽然表现

了封建社会腐朽落后的一面
，

但无形中却歌颂了这

种行贿本身
。

此外
，

象古押衙的
“

士为知己者死
” ，

象昆仑奴的
“

忠仆
”

�义仆�形象
，

既有令人景仰的一

面
，

但也有愚昧落后的一面
。

�
�

有些作品歌颂了残忍
，

或者表现了滥杀无辜

的倾向
，

影响不好
。

最严重的是 《无双传》 ，

为了仙

客和无双的幸福
，

竟然杀掉了十几名无辜
，

古押衙

的这个行为究竟是侠义还是残忍� 不能不说已经

大成问题
。

《崔慎思 》
、

《贾人妻》结尾杀子离去的描

写
，

也给人太残忍
、

缺乏人性之感
。

而小说还 以为

是得意之笔� 《虫�髯客传》中还有用人头佐餐的描

写
，

另外一些篇也动不动割下人头
，

这些描写都只

能认为是作者的思想局限
。

�
�

就整个比重而言
，

真正贴近生活的侠客型小

说太少
，

而远离现实生活的剑仙型小说太多
，

这种

不恰 当的比重
，

对后世的侠义小说
、

武侠小说也带

来了严重不 良的影响
。

�
�

整体艺术水准还不够均

衡
，

除《红线》
、

《聂隐娘》
、

《昆仑奴》
、

《虫�髯客传》等

少数佳作外
，

大多作品还失之简略
、

粗疏或重大思

想局限
，

让人无法交 口称赞
。

这也就使人们无法对

唐代侠义小说作出更高评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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